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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庙位于山西省汾阳市西北 2 公里的田

村，现仅存圣母殿一座，殿内东、西、北三壁满绘
壁画，所绘题材均是与圣母有关的神话传说和后

宫生活场景，即《迎驾图》、《巡幸图》、《赏宝图》和
《燕乐图》。
关于该庙的主神身份，目前学术界的观点为

西王母。譬如刘守覃、潘絜兹和柴泽俊先生认为
该庙“每年三月初三，举行庙会”，而“此日正是西
王母设蟠桃会的佳期。由此可以断定此处所奉圣
母即为西王母。”[1] 但笔者认为仅以此就断定了
主神的身份，未免草率。

一、后土身份的确定

1.“后土”辞源及含义的演化
“后土”二字，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据王国
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和许慎《说文解
字》可知，“后”和“土”均指女性的生殖器官，从而
直接构成了母祖崇拜的实质内容。
随着父权制的建立，后土的涵义也在不断演

化，出现了“地祇后土”、“社神后土”等称谓，可见
在古代的特定时期后土神是以男像的面貌出现

的。又由于古代哲学中有天阳地阴、天公地母的
说法，因此原来的后土君王也逐渐演化成了王

后。隋唐以后，后土已往往被塑成了妇女形象，百
姓称之为后土娘娘。这与当时流行的传奇小说
《后土夫人传》有一定的联系。此小说在五代、宋
元还有其变文，这在民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各

地都广建后土祠，并多为女像。
宋代以后，道教将后土神纳为“四御”尊神之

一。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后土皇地祇”，
宋徽宗时又赐其尊号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
皇地祇”，并宣称后土神执掌阴阳生育、万物之美

与大地山河之秀，同时强调了后土是皇天的对

称。
2. 汾阴（万荣）后土祠与汾阳圣母庙的源流

关系

汉初，将后土列入国家祀典。汉武帝时命在
汾阴（今万荣）建后土祠，亲自祀拜。此后历代皇
朝都列入祀典，按时祭祀。宋真宗和徽宗时规定
其祭仪与玉皇大帝同[2]，由此可见历代帝王对祭

祀后土的重视程度。
从文献记载和目前的后土祠（庙）的遗存情

况来看，主要散布于晋南、晋中一带，且是以万荣
后土祠为中心做辐射状排列。
据祠内保存的《历朝历庙致祠实迹》碑文所

载，万荣古称汾阴，地处黄河之东，汾河之南。从
传说中的轩辕黄帝平定天下始，历经汉、唐、宋，
均为皇家祭祖之地。直到明清两代建都北京，才
把祭祀土地神的活动放在地坛举行。后土祠虽已
不是皇家祭祖之地，但在晋南、晋中这一带的影
响力还是极大的。与万荣汾阴后土祠隔汾河相望
的汾阳自然亦属受其影响的“近水楼台”了。在今
汾阳望春村的《建后土庙碑记》中，就有关于万荣
后土祠的记载。而汾阳境内目前保存尚好的后土
庙（殿）也有三处以上，这足以说明该地区是属于

山西后土信仰的影响范围的。
可见，就后土信仰而言，田村圣母庙与万荣

后土祠之间应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3. 地方志及相关碑刻

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人

们心目中后土既是大地之神、生育之神，同时还
是农业丰收的保护之神，所以自古以来从皇帝到

黎民均敬仰之。
唐明皇在《祠汾阴后土碑》中写道“此所以仰

汾阳圣母庙壁画主神考
———兼论山西后土信仰的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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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者，报生殖，资元元，虎翼翼，岂与夫封禅有牒，

专在求仙，秘祝有辞，密于移过而已。铭曰：‘至
哉坤元，万物资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宋真
宗撰写的《汾阴二圣配饗之铭碑》中讲“祁繁祉，
后辟之职也，蒸黎之愿也。”[3]这显然是对后土成
为生育之神的一个批注。《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
土圣母庙记》中也讲“王者以父道事天，母仪事
地”[3]。
从以上碑刻的表述中，清晰地看出后土圣母

在人们的心目中完全就是一位“母亲”的形象，且
是能够“经络江河子孙山岳”的“万物之母”。
那么就田村圣母庙而言，从其保留的数件碑

刻上也不难发现该庙初以“祈雨”后多以“祈嗣”
为目的，亦即“圣母”应有送子、保丰穰等之功能。
嘉靖二十八年《重修田村神母庙碑记》中有

如下表述“其亦山川之精，水土之神，有功于民，
则祀之。”更是直接称“圣母”为“水土之神”，而作
为掌管大地的尊神非后土莫属。
4. 壁画内容溯源

壁画的内容分别描绘的是圣母“出行”、“巡
幸”、“燕乐”、“尚宝”等情景，是对人世间帝后生
活起居的一种想象。金维诺、罗世平先生在《中国
宗教美术史》中讲到：“这种以大型的场面表现后
土圣母奢华生活的壁画，其题材内容来自唐五代

以来民间广泛流行的传奇小说《后土夫人传》和
《后土夫人变》。”[4]而禾青在《白话太平神话精
粹》中有后土出行场面的具体描述，与壁画中的

亭台殿阁、秀女武士、舆车龙辇等相呼应。如果结
合当地所传该庙始建于唐，那么是否可以推测该

壁画在重绘时在内容的选择上尊重了其原来的

题材。
5. 壁画所反映的神格谱系

柴泽俊先生等认为该壁画的圣母为西王母

的理由除了举办庙会的时间，还提到壁画中所表

现的“送子”主题。但需强调的是“送子”乃是中国
女神普遍具有的功能，并非西王母所独有。
此外，几位老先生所持“西王母说”也不排除

其凤冠霞帔的帝后装束。但事实上，元明清以来
的寺观雕塑和壁画上的女神形象做帝后状者众

多，所以仅从圣母的衣着装束上来确认其身份显

然是不可靠的。
而壁画中出现的土地、城隍、河神等作为总

管大地后土娘娘的分职小神，他们之间构成了一

定的等级关系，与西王母在神格谱系上无任何关

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田村圣母庙供奉的应是

后土圣母。

二、主神司职流变及特点

1. 后土皇地祇：“帝”—“后”
当宋真宗加封后土为“皇地祇”，宋徽宗又赐

尊号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之际，后
土在民间便已然是一位“皇”了。
就该壁画的构图而言，与泰山岱庙天贶殿内

以东岳大帝出巡、回宫为主题的壁画《启跸回銮
图》非常相近。其中宫廷送行、乘辇巡幸、仪仗旌
幡、马上骑吹、地方迎驾、宫廷迎候等情节与田村
圣母庙颇为近似。显然，壁画中的后土圣母首先
是被作为“帝”来看待的，这与其“皇地祇”的身份
是相吻合的。
众所周知，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里，

皇后有所谓“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之说。事实
上，皇帝与皇后治家、治内宫便是治天下的缩影。
壁画中的后土圣母是人间帝后的装束，她在体现

神性的同时，也被寄寓了现实生活中皇后统领后

宫粉黛的特点。在西壁《巡幸图》中，跟随在龙辇
之后被捆绑回宫等待发落的几个妇人即是例证。
2. 送子娘娘

圣母庙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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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御驾送子

封建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桎梏
着人们，许多女子因未生育而被列入“七出”条
款。作为大地之神的“后土”，繁衍人类、化育生命
亦是人们对其所赋予的职责和希望。为了求子
嗣，资生化育万物的“后土”又兼起了所谓“送子
娘娘”的身份和职能。
壁画上最能体现该主题的即是东壁《迎驾

图》左下方处描绘的一辆拖斗的三套马车，车斗
中满载婴儿，达六层之多。在为圣母送行的队伍
中有几位妇女已怀抱婴儿，圣母“降赐子嗣”的吉
祥寓意在此亦清晰明了。
在中国的传统信仰中，所谓“送子娘娘”何其

之多，这既是传统伦理和文化心态的体现，更是

落后生育观念和生存条件的使然。于是为了祈求
子嗣，民间便虚造出许多主管生育的神灵和偶

像，以至于全然不顾他们原来的分工司掌了，该

庙中的后土圣母亦是这种情况。嘉靖二十八年
《重修田村里神母庙碑记》表述：“钟一方之灵秀，
触石吐云，兴百里之风雨，效捍御昭，感应默有，

裨于兹土乎？故修饰庙貌，答神赐也。祈祷丰穰，
庇神休也。”可见，最初人们向这位后土圣母主要
是“祈雨”和“祈丰穰”。但在后来的重修碑记上则
出现了诸如“祷嗣辙应”、“人之所急者莫若子孙
而能保我子孙者其□□□□母”等字样，看来该
庙这位坤维之主在人们的所需下开始主管生育

子嗣之大事了。

（2）祈子图腾、符号
在东壁《迎驾图》为圣母送行的队伍中，有两

仕女手中各捧两只小动物，柴泽俊先生认为它们

是“卧狮、玉兔”，但因其造型与自然界中的某种
动物特点并不完全一致，笔者认为其中一只应该

是猴子，而另一只则兼具狗、兔、松鼠等的特点，
暂称之为神兽。此外，东壁《迎驾图》上有神将举
一面幡旗，其上也清晰可见一只直立、双翼、面部
呈叱咤状的猴子形象。该壁画圣母的仪仗应是按
照帝后的级别来表现的，而在明清文献典籍的相

关部分中，却未能找到绘有如此图案的幡旗。
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玃”字之意为母猴

也，善取攫持人[5]。《本草纲目》也说：“玃，老猴
也。纯牡无牝，故又名玃父，亦曰猳玃。善摄人妇
女为偶，生子。”[6]在张华《博物志》与唐传奇《补
江总白猿传》均讲到人猴婚配生育杰出后代的故
事。这么普遍的猿猴抢婚传说，很有可能是曾经
广泛存在的猴祖崇拜的遗留体现。猴与人相似，
又有旺盛的生殖力，可见猴祖崇拜实则生殖崇

拜。
至于另一只兼具狗、兔、松鼠等特点的神兽，

也应是取这几种动物亦有多产的生理特征，同样

被赋予了生殖图腾的含义。
在北壁《燕乐图》的尾部还描绘了一座膳房，

其中有一侍女正在凝视案上刚被切开的西瓜，而

其旁边的圆几上还摆放有几朵盛开的莲花。
西瓜、莲花等物象在壁画上的出现，笔者认

为它们是祈子符号。
原始先民通常用种植经验来解释人类生殖

奥秘的现象，于是多籽植物便被视为女性的子宫

和母体生殖力的象征，从而寄寓了人们祈求多子

多福的美好愿望，所谓“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而
莲作为一种植物，它既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又

体现了多子的意义，因此莲荷成了人们崇拜的对

象，并具有了生育、繁衍以及与之相关的婚恋文
化内涵。
看来壁画上出现的西瓜、莲花等自然物是对

后土圣母“降赐子嗣”主题的细节补充。

三、山西后土崇拜与表现的
复合性因素分析———神话人物间功能的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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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土作为土地尊神，其对大地的管理权威是

最高的。在《左传》和《周礼》中均讲到国家大事尤
其是封田之事，都得先请她作主。但神话中的人
物毕竟是传说中史前时代的形象，并无严格意义

上的史实记载。而人们为了征服自然，往往会幻
想出一些理想的力量。久而久之，约定俗成，并成
为民众共同崇拜的偶像。但在之后的流播过程
中，也常会出现对本来的一元化存在却给予了多

元化信仰的现象。后土在山西万荣后土祠和汾阳
圣母庙中的职能主要是降赐子嗣，是否也是上述

现象的一个表现呢？

近年来，随着全国尤其是山西后土文化研究

的兴起以及对万荣后土祠的关注，学术界也出现

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譬如有学者就提出了后土
与女娲应是合二为一的观点。尽管该问题并不是
本文所主要探讨的，但这一观点的提出正好给我

们提供了对山西后土文化研究的新空间，使我们

能从中发掘她们之间的关系，从而看到这一信仰

在传统意义上的新变化。
关于女娲的地皇神格，据《风俗通义》和《史

记》的记载可知：所谓三皇，即伏羲、女娲、神农。
而伏羲被称作是皞天上帝。帝同皇，天帝亦即天
皇。伏羲与女娲是兄妹夫妻关系，按照我国古典
哲学关于天阳地阴、天男地女、天夫地妻的观点，
伏羲既为天皇，那么女娲就应是地皇了。那么后
土如何呢？笔者前文已对其进行了介绍，并着意

强调了她在道教中的称谓即“承天效法厚德光大
后土皇地祇”，把后土称“皇地祇”，这已充分说明
了她的地皇身份。从来天无二日，某个领域的皇
也应只有一位，后土与女娲既然同为女地皇，是

否有两位一体的可能？对于这样一个目前在学术

界还尚属讨论的话题，笔者无意轻率做出结论。
但从中至少能看到一个事实，即山西的后土崇拜

中非常明显地带上了女娲信仰的影子。况山西境
内尤其是晋中、晋南一带的女娲庙、女娲陵、娲皇
宫等的分布也较多见。
于是，不妨如此推断：后土既为大地之神、万

物之母，而人又是万物之灵长，故把她作为人类

之母也应是其职能的深化和延伸。在此意义上，
把原本属于始祖神女娲的资生资育、降赐子嗣等
职能挪移到后土身上，对于祈子心切、祈福、祈安

的民众来讲是应该可以接受的。
总之，正是这种对后土信仰适时适地的改

造，才使得其文化原型得以世代相承。山西地理
环境和封建时代自然经济的双重封闭性，使得后

土信仰所具有的原生职能和各种衍生职能得到

了某个方面（生殖）的强化，这应是符合人类历史

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结 语

从考据学、历史学、艺术学和民俗学等角度
将汾阳田村圣母庙壁画的内涵置身于晋中、晋南
地区后土崇拜的民俗文化氛围之中，并通过分析

万荣后土祠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找寻壁画内容的
依据、对照相关的地方志及碑刻的记载等，明确
了圣母的身份应为后土娘娘。
在关注主神司职流变及特点的时候，首先考

察了壁画中后土作为“皇地祇”即“帝”与“后”的
历史及图像依据。主神由“后”转为“送子娘娘”
恰是该壁画乃至整个山西后土信仰地方特色的

一个体现。壁画中的御驾送子、祈子图腾和符号
等图像，正是该地区后土信仰及职能转变的具体

化和形象化。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了山西后土
崇拜与表现的复合性因素，并努力寻找这一崇拜

所体现出的地方特色，即后土崇拜中依稀可见女

娲信仰的影子，且其职能由此便从掌管大地主要

转向了送子生育，这应是以山西汾阴后土祠和汾

阳田村圣母庙为代表的后土信仰的新特点和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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